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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沪上开埠后， 工部局下设巡捕房， 雇佣一种较为特殊的侦缉群体， 专为打探消息、 捕捉线索、 协助破案而设， 是捕房

办案倚藉之耳目， 唤作 “包探”。 这种特殊的警员职务， 衍生出近代新式的社会群体。 本文从社会文化的角度， 立足讨论包探

阶层的形成原因、 职业活动特点、 时人对该职业评价等几方面， 剖析该社会群体存在的合理性与负面性， 揭示包探脸谱的复杂

化与另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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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探” 一词原多现于侦探小说之中， 呼于

市井小民之口。 清末民初， 文风日盛、 报社兴起、
小说渐繁， 作为现实产物的包探群体， 由于自身职

业及角色的复杂性、 另类化， 成为社会专案新闻及

坊间侦探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人物形象。 最早对包探

进行研究的是， 晚清侦探小说的拓荒者周桂笙， 在

本土化侦探小说的创作中， “致力于刻画中国 ‘包
探’ 与西方侦探之别” ［１］， 倾注更多文学形象的塑

造。 而对包探社会形象的研究， 学界尚未有所深

入， 包探职业来源及其特点为何？ 如何游刃于警民

之丛， 奔走于华洋之间？ 时人对该职业又持怎样的

看法？ 诸多问题值得探讨， 笔者仅从社会文化的视

角， 对其做若干窥见梳理， 以期对上海租界史的研

究起弥补之效。
１８５４ 年沪上西人， 组织成立自治行政机构公

董局， 俗称 “工部局”， “英美二界， 合为一局，
法界别设” ［２］３６２－３６３， 各工部局建立独立的警察、 法

庭、 监狱等机构， 进行市政建设、 征收赋税、 治安

管理等行政活动， 成为实质上的租界市政府。 工部

局下设警务处， 管辖巡捕房和侦探队。 作为执法勤

务机构， 巡捕头目由租界内洋商公举产生， “分派

各种职司， 如修填道路、 巡绰街市、 解押人犯、 救

火卹灾等事” ［３］７７， 捕员任职后， 便从事社会公益

事业， 行使警察职能， 起到管理社会治安、 维护租

界秩序的作用。 包探作为一种特殊的警员职衔， 俗

称 “包打听”， 为工部局雇用， 是巡捕房雇作专探

消息、 搜集线索、 协助破案的侦缉群体， 不仅为巡

捕房特有之角色， 而且为上海租界独有之群像。
一、 “用个人为包打听” ———职业来源与形成

（一） 西国警务体系的仿制

在采用整套西方管理机制的租界中， 巡捕房制

度的创设， 发挥着警卫租界治安、 维持社会秩序的

功能。 为了协助破案， 提高侦缉效率， 工部局套用

西法， 雇用包探侦查案情。 时文有记： “西国有所

谓包探焉， 凡一切幽隐难明之事件， 离奇诡异之案

情， 一经包探之手， 无不立破者。” ［４］６０２０—６０２１包探这

一特殊的警员群体， 在西国警务系统中已是不可或

缺， 规模既成。 而效仿西法管理建构的租界， 自然

将这一套警务体系仿制而来， 因此， 包探便成为租

界时代下的新式之物。 曾受聘担任 《申报》 主笔

达二十余年的黄协埙有记： “包探专司缉访租界内

事” ［５］４４１。 旅沪多年的文人葛元煦亦有 “包打听专

探各事” ［３］１１３的记载。 可见， 包探作为一种新式职

业， 取法西国， 专为缉查探访租界内案情消息而

设， 因专探各事， 故俗语呼作 “包打听”， 这一称

谓由之而来。
（二） 旧式衙门捕快的演化

包探职务虽仿制西国， 但其职员组成， 却与中

国旧时衙门里的捕快有很大关系， 时论有记： “中
国向无包探， 旧有者惟捕役。” ［４］６０２１中国本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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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探一职， 租界管理下， 工部局或是聘用外籍侦

探， 或是选调旧式捕快， 训练演变为这种特殊身份

的警员， 故上海租界内的包探具有西方侦探本土化

的特点。 寓居沪上多年的袁翔甫， 索性界定为

“包探原来捕快同” ［６］２５１。 旧日衙门里的捕快， 除

了身负缉捕犯人、 送交衙署、 关押入狱等职责， 还

兼有刺探案情之长， 职能而言， 两者存在明显的共

同点。 李默庵 《申江杂咏》 中言及包探， 亦有

“吾忆前朝刺事人” ［６］１８６的记载， 道出包探具有捕

快传统特点的部分事实， 旧日捕快是在衙门里当

差， 而今为工部局雇用， 职属机构虽发生转变， 但

职责权限仍有所保留。 《上海杂志》 中对包探有过

详实记载 “包探即中国之捕快也， 有西人有华人

……向来华人之承充此役者仅数人， 今则英、 法、
美各界不下数十名” ［７］４４。 包探之职类似于旧时衙

门中的捕快， 巡捕房制度虽是效仿西法建立， 但在

雇用西籍侦探的基础上， 还招募华人捕员， 发展至

后来， 雇用华人之数有渐长趋势， 可见包探阶层在

本土扩充之现象。
比较两者， 捕快系县衙编制， 包探则为工部局

雇用， 皆为职司人员， 且均具备刺探案情、 协助破

案的职能。 但两者又有明显的区分： 首先， 表现为

职业的隐匿与公开化程度， 捕快均着统一号服办

案， 与百姓身份以示区分， 包探既身为耳目与眼

线， 出入公共场合， 应着便服与民无异， 这就是包

探与捕快办案作风上的差异； 其次， 在执行缉查任

务时， 相较旧日衙门里的捕快， 包探的权限更为宽

泛， 《老上海》 中有记 “包探等上差时， 亦一律给

予手枪” ［８］７４作防身或缉捕之用， 可见包探出勤时

荷枪实弹， 戒备意识森严， 比之旧日捕快， 其独立

办案的作风更为显著； 而最为不同的是， 两者社会

地位的区别， 时人有论旧日衙门的捕快， “其业最

贱， 专缉贼盗， 不与他事， 裨益于地方社会者甚

微” ［４］６０２１， 亦如俗语 “捕快多为贼出身” 所言， 旧

式捕快社会地位的微贱， 文人多流露出不齿之态，
而逐随租界而生的包探， 因其职司工部局， 仰仗洋

人威势， 不论其工酬薪金抑或社会地位， 均居衙门

捕快之上。
（三） 租界治安秩序的维护

租界中盗风猖獗是包探群体产生的现实原因。
华洋夹居、 五方杂处的租界既是文明新风之标， 又

为藏污纳垢之所， 三教九流之徒， 无赖拆梢①之党

遍布市井， 不难想象 “沪为五方杂处之区域， 作

奸犯科之宵小胥以此为逋逃薮” ［６］２４的情形。 竹枝

词对此有记载， “杂处华夷夹渭泾， 拐人盗物渺无

形” ［６］４４１道破租界之中， 奸贼盗窃、 坑蒙拐骗等案

件层出不穷的现象。 时人甚至讥评道 “无奇不有

是洋场， 妙手空空着实忙。 挥霍尽从扒字出， 绅通

会串像文章。” ［６］１３足见租界内盗风日盛， 而 “申江

扒手最猖狂， 镇日途中攫物忙” ［６］２５１直接描绘出光

天化日下小偷小摸窃案之猖獗。 巡捕房为了破获此

类案件， 安插包探于市井闹街、 巷里楼内， 用作探

听各事的眼线与耳目。 竹枝词中 “幸亏巡捕房方

便， 用个人为包打听” ［６］４４１一语， 言浅意明地肯定

了包探职业设定的必要性。
以缉查各事为名， 协助办案为实的包探群体，

虽取法西国， 但其人员组成结构， 除了有工部局雇

用的洋籍侦探， 还包括旧式衙门中的捕快， 故包探

职业既具备西方侦探的特点， 又有传统捕快的色

彩。 于特定历史条件下， 在维持租界内的治安与管

理中， 该群体发挥着重要的特殊作用。
二、 “日坐街头消息通” ———职业行为与特点

（一） 公开场所中隐匿身份

包探们游走于警署民里之丛， 出入于华民洋员

之间， 其职业活动最大的特点是， 公开场所中隐匿

身份、 包探各事。 辰桥 《申江百咏》 对其职业活

动特点， 较为形象地作诗叙实： “ ‘日坐街头消息

通， 包探隐匿在闻风。 穷乡僻壤人难至， 万事皆操

掌握中。’ 自注： 包探， 为此业者每日在茶肆酒馆

中探听消息， 无论何事， 一经包去， 无不水落石

出。” ［６］１７３为达到破案的需要， 包探多隐匿在街头闹

市、 茶楼酒馆， 乃至穷乡僻壤等场所， 探听消息、
布下耳目、 广搜线索， 无论大小案件， 一经包探涉

足受理， 定能破获。 有捕房耳目之称的包探， 专探

各事是其职业本能， 时人所言： “若包探必施其入

虎穴得虎子之手段， 以穷其源流。” ［４］６０２１这种出其

不意、 攻其不备的活动特点， 使得盗贼窃党防不胜

防。 能够于公众场合中隐匿身份、 探听多方消息，
既是包探职业最为显著的特点， 也是其本领自强的

一面。
《老上海》 中有详记沪上俗语一节， 提及巡捕

房中的包打听及暗差巡查等职业， 沪上人皆谓之

“摆路头” ［８］５６， 顾名思义， 包打听的职业活动就如

日坐街头一般， 为公开场所中隐匿身份。 《申报》
刊登了大量描述包探现场办案的新闻， 如 １８７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刊登一则 《自称包探》 ［９］的专案新闻， 游

手好闲之徒在茶馆中闲坐喝茶， 一时兴起， 自称是

法巡捕房的包探， 自鸣得意吹嘘 “凡有公事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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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经手” 之余， “不防法捕房新用包探在旁， 闻言

不解、 趋而询之”， 包探将此人当众识破后， 随即

将其押送捕房查问， 经审此人果然冒充包探， 最终

判其押禁三日后释放。 这则新闻中可见， 包探擅长

隐匿真实身份于公开场合， 其踪迹遍布租界市井、
路头巷里。 凡茶馆酒楼、 烟肆戏园、 客栈码头、 商

行店铺等大众集中之处， 易生衅端之所， 几乎都能

发现包探的活动踪迹。
故包探职业最为显著的特点， 便是藏身匿名于

聚众活跃之场所， 探听诸事， 捕捉线索， 这种办案

风格， 发挥着耳目与眼线的侦缉作用。
三、 “起居阔绰衣裳美” ———职业活动获利

颇多

《上海杂志》 对英捕房中各级别捕员的薪水有

一概介， “包探头目一名， 职责似副捕头， 亦西人

为之， 薪水同经管马路副捕头、 经营车辆副捕头，
每月薪水一百八十元、 二百元不等， 因能通华语，
每月加洋四十元” ［７］４２。 至于西探， 所设成员有五

名， “每月薪水百元有零， 通华语者酌加” ［７］４２， 而

华探人数与薪水则是 “华探三十四名， 每月薪水

三道头②三人各廿五元， 其余十八元内， 有数人只

十五元” ［７］４２， 相较洋人探员， 虽低其很多， 但是

与人数众多的普通捕员相比， “华捕六百余名， 三

道头二十余名各十五元， 其余八元、 十元， 尚有二

道、 一道则十一二元” ［７］４３， 具备特殊职能的包探，
收入也就不低了， 就当时的购买力而言， 包探一行

的薪水相较于其他各业还是丰厚的。
因包探工作性质的内隐性与重要性， 其薪酬待

遇明显优厚过人， 以致达到令人眼红的程度。 葛元

煦对此较为公正评价道， “职司刺探而衣裳华丽”，
当然 “缘其辛工亦丰厚焉” ［３］１１３， 袁翔甫 《沪上竹

枝词再续》 中有记 “包探原来捕快同， 地分英法

不相通。 衣裳华美忘身份， 茶肆烟间聚一丛。” ［６］２５１

当然也是行业职责特殊性的需要， 倘若没有与其出

入场所相匹配之衣物， 反而引人怀疑、 惹人注目，
对其暗中探听消息、 协助办案也会造成不必要的困

难。 但包探自身的露富行为也引起纷纷议论： “包
探由来有卯名， 如何势焰太凶横。 起居阔绰衣裳

美， 鱼肉乡愚过一生。” ［６］５９３包探职业， 视其劳动报

酬本就不菲， 更何况暗中捞财不断， 热衷显富露

财， 难免遭受时人议论。
四、 “摘奸发伏倍神通” ———时论包探职业

所长

专探各事的包打听缉探查案、 涉揽甚广， 《上

海杂志》 中记其职业特长， “承充者眼明手快， 朋

伙极多， 专探失窃、 剪绺③及盗贼、 拐骗等案。 一

经请缉， 则其踪迹便可十得八九” ［７］４４， 包探不仅

擅长打探消息， 同时亦罗织了庞大的朋伙关系， 这

样的特长， 无疑为其稽查偷盗失窃、 坑蒙拐骗等案

件， 起到搜罗证据、 打探消息的作用， 有助于提高

破案效率。 李默庵曾作竹枝词云： “鬼蜮情形缉访

真， 摘奸发伏倍通神” ［６］１８６， 便是对包探职业所长

的肯定， 包探所涉租界中的案件包括盗贼奸恶、 坑

柺行骗、 拆梢寻衅、 邻里纠纷等。 不论是轰动一时

的重大案件， 还是诸如失窃剪绺等琐案， 均交任包

探查缉。 其职业涉揽范畴之广， 缉查案件之细， 在

破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
包探办事之精、 破案之速、 效益之高， 颐安主

人 《沪江商业市景词》 中， 对其办事能力给予很

高的评价， “捕房稽察唤包探， 立界分司北与南。
办事精明开赏易， 一经威吓破奸贪。” ［６］２６５英法两租

界有各自巡捕房， 巡捕中均用包探， 在其缉查作奸

犯科之事中， 办事精明、 破案功高的包探， 在警卫

署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而正是得益于包探

这样的办案高手， 才有 “公门中拿获要犯， 亦全

赖此辈为羽翼” ［６］１７３的美谈， 可见巡捕房对其依赖

程度， 包探也就博得时人 “皆能发奸探伏， 故案

无不破” ［２］３１３的赞美。
《申报》 所刊捕房破案之新闻均涉包探， 探听

消息仅为其最基本、 最重要的职能， 缉拿嫌犯， 送

审讯问亦是职权范围， 报刊中对其办案成效多有刊

载。 １８７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申报》 有记 《窃箱解

案》 ［１０］新闻一则， 捕房接到一只外国皮箱失窃的案

件， 派包探访查破案， 包探利用其广罗网织的人脉

关系判断并锁定嫌疑人， 将其拿住查问、 解交公

堂， 但嫌犯矢口否认， 一再强调搜查家中并未发现

失窃皮箱， 没有确凿证据将其定罪， 捕房便着

“包探严缉真赃， 并查同党之人， 到案再核”， 无

奈， 只能将嫌犯释放。 １１ 月 ２７ 日此案破获后继续

登载 《皮箱案缉获》 ［１１］一文， “昨为包探查得其同

伴曾将皮箱押钱票据” 交在嫌犯处所， 嫌犯供认

不讳告知同党即主谋。 短短七天， 案情便有重大突

破， 可见， 包探办案效率与侦缉能力是昔日捕快所

不能及。
公门捕房视包探为访查破案的左膀右臂， 而盗

贼团伙视包探为眼中之钉。 包探办事之精明， 却也

有遭人诬陷之情况， 《申报》 于 １８７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刊登一则 《贼诬包探》 ［１２］ 新闻， 讲述烟馆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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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起盗窃案， 当时人赃俱获， 包探将犯人转交公

堂， 经审判责六十大板后释放， 不想犯人不甘心，
再次到巡捕房告发包探受贿， 审理官痛斥犯人不思

悔改、 诬蔑包探， 于是又重责犯人六十大板。 摘奸

发伏的包探固然是办案高手， 却也有蒙受盗贼窃党

诬蔑之冤， 游刃于警民之丛， 出入华洋之间的包探

群体， 本身交织的是是非非已是不休。
五、 “包探人人逞虎威” ———时人诟病职业

黑幕

租界因有独立的管理机构， 故有 “国中之国”
之称， 工部局的各董事均由西商公选产生， 不受华

官制约。 竹枝词有记 “租界延袤卅里长， 泰西世界

好风光。 可怜赫赫苏松道， 不敢驰奔马路旁。” ［６］１２

连苏松太道这样的地区高级长官也不敢轻易得罪洋

籍官员， 更不必说市井百姓、 升斗小民， 对洋官洋

署有何触犯。 工部局雇用任命的包探， 因其倚仗官

署姿态与洋官气焰， 更是有嚣张跋扈之势。
老上海方言的记载中， 有 “捉落帽风” 的详

释： “捕房有时特派探捕， 就沿途拘拿流氓若干

名”， 且是 “不问姓名罪案， 但涉疑似， 统送公堂

讯办” ［８］５８， 办案风格可谓孟浪草率。 在探听消息、
捕捉线索之中， 一旦认定涉案之嫌疑人员， 都实施

抓获、 扭送捕房。 《申报》 中对于租界公堂琐案均

有大量记载， 如 １８７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刊登的一则 《改
常被责》 ［１３］的新闻： “法包探某在小东门某客寓获

得窃贼裘庆倌送公堂请究”， 令人难以信服的原因

是 “包探禀称见裘在客寓， 身穿女人裤， 并有包

袱一条， 疑其来历不明”， 便将嫌犯拿获送交讯

问， 而最后盘问结果是嫌犯仅因贫困无奈， 故着女

裤， 会审官基于 “男穿女裤， 实属无耻， 定非好

人” 的判断， 打当事人二十板结案。 又如 《并非

窃贼》 ［１４］一案， “徽州人汪文卿在招商局某轮船上

行走， 法包探见其情节可疑送案讯问”， 见其形迹

可疑便自行逮捕， 而后跟踪报道却表明， 这纯属误

会， 最终将嫌犯无罪释放， 好在没有酿成冤案。 包

探当众执行公务之时， 多凭主观臆断， 如此草率举

动往往会制造冤假错案。
游走于警民之丛的包探， 作威作福、 强钻空

子、 以公谋私又是其职业劣性一面， 名义上专门缉

拿作奸犯科之徒， 暗地里却有蛇鼠一窝之嫌， 刊登

于 １８７４ 年 《申报》 的竹枝词， 时人讽刺包探曰

“夕阳西下暮云披， 剪绺横冲直撞时。 失窃若寻包

打听， 任从窝匿自能知。” ［１５］ 时人认为包打听徒有

虚名， 而无其实， 反而与盗贼窃徒串通一气， 大有

包庇之嫌。 一则 《包探庇赌》 ［１６］ 的新闻， 讲述法

捕房中某包探受贿， 隐匿赌博， 最终会审公堂审理

过问， 情形为 “会审官员及巡捕头大为震怒， 以

为包探系巡捕所用， 凡外间有不法之事， 自应立即

诉禀， 乃非特不告， 反有受贿”， 会审官终判将追

查出的贿金充公而结案， 并对同伙包探进行伽

示④， 包探们为虎作伥、 以公谋私， 最后受到这样

的惩罚也是罪有应得。 朱文炳 《海上竹枝词》 中

描绘 “包探人人逞虎威， 私刑即打不知非。 还多

华捕欺同种， 全仗洋人听指挥。” ［６］５６２指出包探之中

作威作福、 以公谋私者大有人在， 他们滥用私刑，
屈打无辜成招， 同为华人， 却欺负同胞， 仰仗洋

势、 厉欺同类的行为遭人诟病。 《晚清奇案百变》
中收录的 《点石斋画报》， 其中就绘有包探滥用私

行、 对嫌犯逼供屈打的图片， 揭发包探令人发指的

恶行劣态。 并且声言 “自通商开埠以来， 受其害

者指不胜屈， 皆慑于捕房威势， 含冤负痛， 饮恨吞

声。” 可见包探恶行几至人人侧目， 对之深恶痛

绝。 可怜百姓慑于 “包探如虎狼而不敢一发其覆

者， 以为此其事捕房未必不知之故”， 最终 “皆付

之无可如何， 而若辈之胆遂因此愈大。” ［１７］６１—６２ 图

中所配文字更是点名道姓指出虹口韦阿尤、 任桂

生、 傅阿金等包探。 包探动用私刑、 嚣张跋扈的恶

行， 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对与不满， 巡捕房为了平

抑众怒， 刹住恶风， 将那些长久作威作福的包探用

枷锁 上 押， 以 示 众 人， 此 报 道 题 为 “ 枷 示 劣

探” ［１７］６３， 一时间人心为之大快。
著名报人编辑、 作家文人包天笑在其 《钏影

楼回忆录》 中， 对其生平旧事有一较为真实可信

的回忆， 上海租界中， 某报社因刊登爆料出不利

于其探长的私事［１８］６９２， 包探们便到报社恐吓寻

衅、 扬言殴打主笔， 足可见包探气焰之嚣张。 老

报人平襟亚回忆上海报界之怪状， 有说到包探与

兜售黄书的书局联络一气， 暗地里到各书局兜揽

生意、 售卖淫书， 表面上带人查抄， 事先却给各

出版社通风报信， “抄查过后， 尽管照常出

卖” ［１９］ ， 丑陋尽显。
游迹于鱼龙混杂之丛的包探阶层， 利用职权、

以公谋私是其职业阴暗无德的一面， 时人甚至无奈

发出 “串通舞弊， 因缘为奸， 是又多一扰民之蠧

耳” ［４］６０２１的叹息。 但客观而言， 包探之中利用职权

为害扰民的现象， 与其职业行为活动特点有很大关

系， 而从事包探一职者本身的道德缺陷， 也是造成

这种警员机制漏洞百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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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语

近代上海租界中的包探群体， 职业来源虽取法

西国， 但就地形成却是旧式衙门里捕员身份的转

化， 故包探阶层本身具备中西结合式的特点， 这种

特殊的警员群体， 作为上海租界中独有之群像存

在， 本身具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性， 而包探职群行为

活动特点， 及社会舆论的双面认知， 更是使这一群

体的示人面目复杂化、 另类化。 这种新式群体随租

界产生而出现， 故终伴租界取消而消失。 是非交织

的包探， 不仅成为报刊文人下笔创作之素材， 亦为

近代上海租界中世情百态的缩影。

注释：
①拆梢： 《淞南梦影录》 中记： 租界中无业游民， 群聚不逞， 遇事

生风， 俗称之谓拆梢， 亦谓之流氓。
②三道头： 租界里的警察制服臂章上有三条横的标记， 故称三道

头， 亦为警察头目俗称。
③剪绺： 《上海杂志》 中记： 于人多拥挤之时， 探窃行者身上佩

表、 挂件及衣袋中物。
④伽示： 即给犯人戴上枷具以示惩戒。 阿绮波德·立德 《蓝色的国

度—外国人看中国》 一书中曾生动地描写到带枷这种处罚方式

“总之这些人很可怜， 脖子上套着重枷， 想靠一下都不可能， 更不

要说躺下了， 不管白天黑夜都带着枷， 自己吃饭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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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ｓｙ ｇｒｏｕｐ．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ｓ； ｎｏｓ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责任编辑： 沈秀） 　 　

·７７·徐笑运： 近代上海包探的社会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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